
她肚子好餓，但這種感覺又是輕飄飄的。 
 
鈴離開社區後，在抵達商店街的過程都十分的順利，她手鬆鬆地握住菜刀，前幾天從窗

戶往外看時那種有人被“人類”襲擊的場景到目前都還沒有出現過。 
她已經往背包裡放了兩個掉在人行道上的罐頭，鈴走入一家還算乾淨的商店，跨過門口

地上的衛生紙盒，在要轉進第二排貨架時聽到了些聲音，她縮了一下脖子，小心地只探

了頭過去看。 
 
紅髮少女愛瑪在第二排貨架翻找著所剩不多的可用物資，並放入了看似其他大賣場的

推車之中，尚未發現轉角窺視的來人。 
 
看起來應該是正常的人類，鈴猶豫著是否 
開口搭話，這幾天的世界到底變得多奇怪，她因為沒有出門都不曉得。雖然也沒有窩藏

太久，但獲取外界的資訊是很重要的，她便已經做出了決定。 
  
她首先用鞋底先踏兩下地面發出聲音再說話「嗨……你也是正常的人嗎？這幾天你過得

怎麼樣？」 
 
「誰？」聽見腳步有點緊張的少女掄起球棒，但聽見了女孩的嗓音後，似乎放鬆了一點「

……嗨，除了有點嚇壞之外，是正常人沒有錯哦，這幾天城裡一片混亂，我也不知道怎

麼過的……」 
 
由遠而近的引擎轟鳴聲打斷了兩個少女的交談，卸去消音器的車輛不知低調地橫行於

幾近廢棄的道路上，吵雜的喧鬧混雜著笑罵，穿著打扮顯然非善類的四名男子各自手持

武器，兩名守在商店入口、另外兩名則咧出迫不及待的笑容，蓄意將刀刃在地上拖行製

造出刺耳的刮擦聲響。 
　 
「幹、一次兩個妹，大豐收啦。」 
 
「你們……不准過來！」察覺危險的少女將推車用力朝不速之客推了過去並放開手。接

著以那雙纖細且顫抖著的手臂，重新抓好球棍，試圖為萍水相逢的女孩爭取一點時間。 
 
「哈哈哈哈這麼大方！一開始就要把物資送給別人！有沒有買一送二啊？啊？」重心不

穩的推車很快翻倒、貴重的食物罐頭散落一地，連入侵者的腳邊都還沒撞到。 
　　 
「正好我們餓了。」感染者相視一眼，各自分配好了無辜的獵物；外頭留守的另外兩個則

是罵著髒話跟先行進入的兩名混混相互罵著不堪入耳的穢語、爭論優先權，不顧停放外

頭的車輛，也踏進了商店裡。 
 
鈴有些目瞪口呆的看著闖進商店的四個人，噢...好吧，今天一直很安全的運氣就到這裡

了。 



她瞄了一眼拿著球棒的姐姐，商店入口被守住了，四個人加上他們刀子的武力 很明顯她

們幹不過 。 
而且鈴也離他們太近了。 
如果今天只有她自己的話她就直接就範了，但旁邊還有其他的女性，鈴深吸一口氣向她

喊「後面倉庫有後門！」 
  
不知道門的情況怎麼樣，但當作投桃報李，鈴向來不喜歡臨場掙扎，一想到這就頭痛，

她用雙手拿著沒路用的菜刀，堵在第二排貨架的入口：「你們……應該不吃人肉吧？」 
她真的不確定 襲擊者 的情況。 
 
「那你快逃，這邊無論如何我會想辦法的！」愛瑪何嘗不想逃走，但看見另一位女孩沒有

退意，不想留憾的她咬緊了牙邁步向前試圖攻擊最近靠的惡徒，匡噹一聲失手揮到貨架

後，反作用力卻震讓沒揮過棒的她，手幾乎要麻掉了。 
 
「咦！」貨架的哐當聲讓鈴反倒是被嚇了一跳。 
她沒想到這個姐姐反而是跑到前面來了，這樣一來一往三回合， 倒是沒人能跑走了 。 
 
惡徒們嘻嘻哈哈地看著根本算不上威脅的攻擊失誤，迅速分散開來，往眼前試圖掙扎的

女孩們一人一拳、往女孩柔軟腹部的打擊。 
「我們喜歡請女生『吃東西』。但是這個小姐這麼不乖哈哈——這下子不先吃教訓不行

了。」看著女孩痛得臉色發青、曲起身軀的模樣，感染者露出了興奮的神情；後面大概是

已經分派好順序的另外兩個，則是討論起等下先使用『哪個』的『前面』。 
 
被揍了一拳。 
……本來就空空的肚子這下簡直就像是要凹進去一樣，雖然只是她誇張了，但她更慶幸

還沒有東西已經吃下去卻被這樣子打出來。 
  
鈴乾脆俐落的放棄反抗，但是好餓。 
「請你們自便了，我會配合的。」 
在結束後她一定需要四個罐頭來填肚子的。 
 
「哎唷、妹妹妳很上道喔，不錯，有前途。」其中一個感染者笑著解開了褲頭，對女高中

生露出猙獰的陰莖。「好好做，搞不好晚點我們還能好好商量一下。」 
 
一拳下去愛瑪手中的球棒就鬆了手，再一拳打在露出的腰際上，她就被打倒痛苦的摀著

腹部。透過了凌亂的劉海，愛瑪看向一同遭遇不幸的女孩「－－咳、咳！嗚，妳……為什

麼不逃呀？」 
 
鈴才想問出這句話—— 
但事情已經定案了，她幽幽地小聲說了距離太近、而且她也實在太餓（跑不起來）的事情

，當作給這個有眼緣的姐姐的解釋。 
 



她給出倉庫後門的資訊時是希望看上去體力比較充沛，位置也比較靠後面的這個姐姐

可以逃跑看看，她對自己倒是無所謂，只可惜兩邊各自都做了對方預設之外的行動。 
  
咕嘟。 
鈴吞咽滾動了一下喉頭，有些猶豫的伸出手。 
原來對方的目的是性，這要怎麼開始做呢？ 
她的指尖首先碰到了龜頭，手指再沿著紋路走到柱身上，動作有點太輕了，不確定感覺

如何。 
  
「那邊那個不懂事的就只能吃苦頭了。」另一邊試圖反抗的女孩已經被按在地上，身上的

衣服被刀刃劃成碎片。「再繼續反抗，就先挑斷妳腳筋，我們再開幹。」 
  
寬鬆的衣衫被割開、撕去時少女發出了尖叫，雙手被按在地面上無法遮掩暴露出來的豐

滿乳房「啊啊啊！別、別這樣！我……會配合的。」眼角泛淚的愛瑪，看著一旁的女高中

生冷靜模樣，多少清楚了自己的處境，壓抑著自己的負面情緒，低聲下氣的哀求。 
 
「制服妹、張嘴。」小混混不耐煩地咋舌，直接扳開鈴的下巴，強硬地將勃起的肉棒塞進

少女喉嚨。「沒人叫你慢吞吞的！」 
  
另一邊的小混混則是被女性柔軟豐滿的胸部吸引了視線，命令只剩下幾條破碎布料的

紅髮少女用手臂夾緊乳服形成兩道豐滿的山峰後將性器插入白皙雙乳之間挺動起來。 
 
「……這樣嗎？唔。」愛瑪抿抿嘴，勉強地配合命令，看著乳房夾擠出的乳溝，緊緻的包

覆住插入的雄性象徵，只不過潤滑不足有些乾澀。同時，趁機觀察著男人們的身上有沒

有機車鑰匙。 
 
從喉嚨發了一個反應的含糊音。 
下巴被男人扳著，鈴張口含進撞進來的肉棒時努力收起了牙齒，濃睫毛底下的眼睛沒有

半分意見的瞇起來，只是口腔內舌頭被壓住的體驗有點像是催吐，她有點可憐的反射著

去用深處的肌肉做出蠕動，身軀柔軟的跪坐著挺身子。 
 
「幹……這制服妹很懂喔，不是第一次了吧。」揪起女孩的長髮，女孩咽喉的收縮反射跟

潮濕溫暖的口腔黏膜顯然讓小混混得到了快感，也沒打算等她適應就挺腰插入；同時對

後方另一個同伴使了眼色，翻起女孩的制服裙擺，仔細觀察起她因為跪坐且前屈上身而

顯得圓潤的臀部。底褲 已經有一片深色的溼濡痕跡。 
 
只是不排斥而已。 
  
鈴討厭痛苦，要是牙齒弄痛了對方就可能會被打，所以無師自通的學會小心這一點。 
  
保存體力和耐心，她還不確定她在滿足襲擊者之後的下一步，鈴在等待更多的訊息，但

對於“當下”也沒敢不當回事了，被抓起的頭髮和身後的涼空氣感正在提醒她這件事情。 



作為剛抓到俘虜的男人們的視角，一定還在觀察她們吧。 
  
怎麼樣的女孩子他們會喜歡呢？ 
配合是要的，賣弄聰明又會使他們給出警告，真的很困擾。 
鈴順著髮根的力道頭適度的向上昂，不安的看了一下男人，又有些顧慮的沒盯著看，她

想縮起被掀開裙子的屁股，但也並不堅定。 
　 
另一邊正盡情使用女性飽滿雙峰的惡徒反手賞了她一巴掌後，用可以說是撕扯的力道

將女性的乳房掐出紅豔的顏色。「媽的還有精神四處打量？剛才痛不夠是吧？」他的同

伴扯開了愛瑪的熱褲，意思意思用肉棒蹭了兩回柔嫩的陰唇後就插入女孩緊窒的肉壁，

拉開女性雙腿挺動起性器。 
 
啪的一聲，愛瑪的臉上留下了鮮明的掌印，一陣暈眩後她恍恍惚惚地說著「－－痛！我

會好好做的……欸，要進來了，嗚！」雖然心裡楚於擔心受怕的狀況中，但身體彷彿早已

接受命運，完全浸潤的腔內讓侵犯的凶器順利進入，開始抽送。 
 
「賤貨，爽嗎？」另一邊的紅髮女孩雖然被打了一巴掌但是反而引起穴肉一陣收縮的快

感，引的小混混更是賣力挺動，抽送的律動將黏稠的愛液沾滿女孩柔嫩的陰唇與腿根。 
 
「嘶——」在第一下，有東西在裡頭被撞破的疼痛感讓鈴身體緊繃，深吸了一口氣，但那

沒有持續很久，一下一下的抽插撞擊讓她的嘴裡也不禁為身後的異物洩出破碎呻吟。 
一下、一下、一下、啊、啊、啊、啊、嗯！ 
  
說不出痛苦或很爽，那種感覺讓她生理性的瀰漫出一些些淚水，前面因為必須張著嘴而

讓唾液早就漫出了唇外，原來這就是，性的感覺嗎？ 
  
她不討厭啊。 
 
「……很舒服，嗚！哈啊、啊，啊！」明明被兩個男人給欺侮著，為了不再討皮痛也只能

說著違心的謊言，但身子越來越有感覺倒是真的，隨著男人加速的抽送，她已按耐不住

發出了呻吟。 
 
溫暖潮濕的吸吮力道讓惡徒也沈溺其中，只剩下女性的呻吟跟偶爾吸氣、活塞運動與情

色的體液黏稠攪動的聲音。 
「婊子、幹……嘴巴說不要，實際這麼騷？」使用著女孩嘴唇與咽喉的男人扯著女孩的捲

髮，往喉頭用力頂了幾次後把仍不斷抽動的性器對準女孩一塌糊塗的臉，把腥臭溫熱的

精液澆在她臉上。 
  
「快點，換位子了。」另外一邊已經把紅髮女性柔軟的乳房揉出了好幾處紅腫的痕跡，快

速在雙乳間挺動了幾下後，掐住她的下顎往喘息著的唇邊與口中射精。 
 
「哈啊，咳……」 



被強迫張嘴的愛瑪沒能好好接著男人射出的精液，白濁的痕跡從朱色的唇，一直沾染到

了胸口被施暴所留的紅印上。 
但少女沒有喘息的時間，另一個男人仍在她身上賣力衝刺，她用雙臂反撐著上身，承受

著對方的挺動，失去手臂的包夾，豐滿的巨乳，隨著動作如波浪般晃蕩。 
 
不，還沒有結束，被持續的插入讓鈴的腦袋有點發直，她下意識地把也被射到了唇邊的

稠液給舔掉，卻分不出自己到底說話了沒有。 
  
後面還在繼續，這次嘴裡沒東西塞著，她能順利發出那些承受力道的短促叫聲，少女的

聲音本該是清脆的，但帶著求饒、嗚咽那些成分跟一半不適又難免舒服的媚意，讓人就

想到了發春的小母貓。 
  
她上身的衣服都還好好穿著呢，面上潮紅又緩不過神，鈴是有好好沉浸其中和享受的。 
 
兩人不自覺嚥下精液的樣子更加激起了感染者們的欲望。 
男人們一邊持續著往女孩子們潮濕柔軟的肌膚揉捏，底下濕淋淋的粉色陰唇含著粗黑

的肉棒，本來就粗糙的手指搓揉女孩們那個豔紅色、現在因為充血而稍微鼓起的陰核；

稍微刺激一下，兩個女孩現在甚至主動扭動起腰際無意識地迎合。 
　 
「下面的嘴也給老子好好吃下去——接好了、操、」狠狠往女孩們臀部賞了幾巴掌，將白

皙肌膚掌摑到發紅時也享受著肥厚肉壁收縮吸吮的力道，喘著粗氣將精液射在女孩們

深處，惡徒們打算相互交換獵物時，鐵皮屋頂響起巨大碰撞聲；然後像是有什麼沿著屋

頂奔跑過去的聲響。 
 
硬挺的肉柱終於釋放出了那種堅持的衝勁，即使這樣，卻還可以再戰鬥，這一點應該就

是這些人和以前的人類不同的地方之一吧。 
  
熱融融的，輕微的脹意似乎帶著些酸軟，有一種奇怪的酥酥麻麻漫佈了全身，就像是從

小腹傳來了某種情緒，又不鮮明，在輕撓她的心肺。 
  
頭頂有巨大的聲音傳來。 
鈴抬頭往上看去的同時，餓肚子的感受似乎也減輕不少，舌有些乾澀。 
 
「哈啊、哈……得快點離開這裡比較好吧？」 
愛瑪狼狽地撐起上身，抹去唇邊的汙穢，擔心害怕地望著頭頂。 
雖然屋頂的腳步聲也不尋常，但那巨大的第一響無論是什麼造成的都非常不妙。 
 
兩人一組的感染者分別前往前門與後門勘查情況。 
很快地、從店舖後方伴著悽慘的嚎叫的同時傳來類似於水球砸向地面的聲響，動搖了負

責前門的兩人，並開始互相推諉要求對方去查看情況——最後是同樣可疑的水球落地

聲、直到最後一人怒吼著衝出店舖時身影一瞬間消失，而吼叫嘎然而止的寂靜。 



全身黑色運動衣，體型看不出男女的蒙面者從入口上方躍下；戴著口罩的Es看了眼衣衫

凌亂跟室內的狼藉，抱在一起的兩個女性身上還沾滿了白濁。 
Es手持警用甩棍警告她們別輕舉妄動，沒有直接衝上來性交表示目前暫時還沒有進入

發病期；於是從包裡摸出兩罐水、以及剛才從感染者身上掉落的車鑰匙扔向她們，地上

散落的物資跟罐頭他則是撿了幾罐。 
 
「－－啊！」在聽見慘叫的同時，愛瑪反射的抱著一旁同樣遭到施暴的女孩，等到聲響平

息後，便望向對自己拋來水與鑰匙的黑衣人。 
「……謝謝你。」 
 
鈴也抱住了身前的愛瑪，兩個都很有份量的胸脯擠胸脯，她下意識的輕拍著愛瑪的背，

又睜大了眼睛努力看清楚發生的事情。 
前去查看聲響的惡徒四人接連地被這一次光顧這家商店的人打倒，看來無論是對誰而

言，這末世都是危險的。用黃雀在後來形容再適合不過。 
  
鈴接住了黑衣蒙面者給的車鑰匙，把水和愛瑪平分，但她有好多問題想要請教看起來非

常熟練這世道的蒙面者。 
  
「謝謝你……」 
  
「那個……請問那些會出現在街上的人需要襲擊人的原因普遍都是性嗎？」 
得抓緊機會發問才行，這是比其他事都還要讓鈴在意的問題，如果是的話…… 
 
「那要取決於妳對襲擊的定義。」Es將地上散落的碎布撿了一片起來擦拭沾染血跡的甩

棍前端。反正衣服也破得不成樣，眼前的女性們是沒有辦法把碎布湊起來穿的。「如果只

是要求那些，還算輕鬆的，小心不要感染就可以。」 
  
「麻煩的是趁機劫掠跟隨機殺人的傢伙。」 
 
「殺人嗎？……仔細想想這裡留著的物資，就像是陷阱一樣不尋常。」 
紅髮女子從鄰近的貨架拾起寬大夾克，甩了甩灰塵後，給女學生披上。 
「我叫做愛瑪，不知道能不能暫時一起同行呢？至少比獨自一個人安全？」 
雖然有些沒有把握，如此向兩人提議著。 
 
「車鑰匙已經給妳們了，而且妳們的樣子……我認為我自己單獨行動比較安全。」Es挑眉

，嚥下了眼前身上沾滿白濁的女性們可能發生的感染風險；以及車輛在地震頻繁發生之

後，是否還能適應目前的路況也不清楚。「離開的話要盡快，車子是明顯的目標物。」 
 
鈴對愛瑪給她的外套輕聲道謝，對她的提議則是：  
 
拒絕了。 



並不是擔心麻煩，但想到自己對危險和要緊關頭的反應總是不積極的，源自於她比別人

低了許多的底線。 
也許會讓人詬病。 
  
配合不順利的時候也會像今天這樣子，會不會讓人覺得是拖累了呢？ 
對看著蠻喜歡、人也好的姐姐，鈴不想讓她得要一同面對鈴自己選擇的後果。 
  
她婉拒了愛瑪的好意，記住了男性的忠告，在離開前感謝二人並告訴了愛瑪自己的名

字。 
  
人都該更自由一點。 
 
「那麼，各自好好保重了……」 
愛瑪露出苦笑，匆匆地搜刮了必要物資後騎車離去了。 
心想剛才襲擊的傢伙們也曾是人，在這個信任已隨著秩序被破壞的世界，或許只有自己

能夠相信吧？ 


